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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堤

捡拾花生的幸福
□ 魏霞

新单位处于旷野之中，住室的窗外是一
片花生地。 又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秋日灿
烂的阳光下，一对老夫妇正操着头，弯腰
弓背地刨花生。 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姑娘，穿
着花裙子，扎着两根麻花辫，举着把玩具小
遮阳伞，一会儿奶声奶气地喊奶奶，尽力将
撑着的小伞伸向奶奶；一会儿又奶声奶气地
叫爷爷，尽力将小伞伸向爷爷。 小姑娘细胳
膊细腿的，在花生地里蹦来跳去的，脸上挂
满了晶莹的汗豆。 爷爷奶奶边干着手中的
活，边韵味十足地拉长声音应着，隔一会儿
就赶小姑娘：“妞儿，去地头树荫那儿，那凉
快。 ”小姑娘不肯离开，跟着爷爷奶奶的活
路，亦步亦趋。 湛蓝的天空下，白白胖胖的花
生果，苍翠墨绿的花生叶，花枝招展的小姑
娘，头发花白的老夫妇，构成了一幅温暖人
心的秋日劳作图。

望着窗外祖孙三人其乐融融的劳作，好
想去抱抱那乖巧的小姑娘。 再看看那诱人的
花生果， 对于从小就爱吃花生的我来说，馋
涎便不可遏制地涌上舌尖，真有下楼去吃上
一捧花生的冲动。 有关花生的记忆的闸门，
瞬间被冲开了。

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还没有上学。 也是
个金秋十月，太阳暖暖的，适逢镇上有集，我
和妈妈一起去赶集。 妈妈买了些什么东西我
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赶集结束时，妈妈买
了五毛钱的炒花生，用小布兜装着。 我让妈

妈吃，妈妈一颗也没吃。 我边走边吃。 一路
上，咯嘣咯嘣咀嚼花生的声音，唤醒了我童
年最初的记忆。 我仿佛就是从那时开始记事
儿了。 现在想想，妈妈一颗没吃，我怎么能自
己吃光那么多的花生呢？

我十来岁的时候，家乡种花生的人家还
特别少，花生可是稀罕物。 馋吃花生的我，听
说前街有一户人家种花生，于是就留意那户
人家什么时候刨花生。 从种花生的人家第一
天刨花生开始，我就分派不会干农活的弟弟
去人家地头盯着， 等人家刨完花生告诉我。
等着盼着，那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上午，弟
弟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姐姐，种花生人家的
地里收拾干净了。 ”我一听，催着妈妈找篮子
和小锄头。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花生在人的
心目中很金贵，刨花生的时候，是不允许别
人去地里捡拾的。 但等花生刨完并拉走以
后，别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挎上篮子，带上
小锄头，挖掘、捡拾落在地里的花生果。 妈妈
给我和弟弟各一个提篮和一把小锄头。 我嫌
提篮小，不肯拿。 我想挎一个大篮子，捡拾一
大篮子花生———湿花生可以用盐水泡泡，煮
着吃；晒干的花生，用沙土炒着吃。 吃它一个
冬天！ “再不走别人就拾光了。 ”农忙时节，妈
妈正忙着剥玉米，没时间跟我磨牙费时间找
大篮子。我一听，抓起提篮撒腿就跑。大不了
等我拾满提篮了，倒在地头，让弟弟看着，腾
空了提篮再拾。 我边跑边想。 等到了那片种

花生的地里，只见满地黑压压的，全是捡拾
花生的人。 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老人，也有
小孩子；有拿着小锄头的，也有拿着钉耙的。
人们手中的工具上下翻飞，吭哧吭哧挖地的
声音此起彼伏。 大家的眼睛更没闲着，一眨
不眨地盯着泥土，像寻找金子一样，搜索那
些漏网的花生。 没拿工具的低着头，手抠脚
驱，在花生地里拉网式地找来找去。 那个热
火朝天劲儿，简直没法形容！

我和弟弟立即加入捡拾花生的大军之

中。 好不容易捡拾起一颗，一看，空的，扔了；
又拾起一颗，一捏一股水儿的，连个籽都没
有，又扔了；再捡拾一颗，原来是糊弄人的小
石头子儿……直到中午， 手上磨得起了泡，
弯得腰酸疼，瞪得眼发花，我晃了晃提篮里
面的花生果，寥寥无几的花生果有些落寞地
哗哗作响。 数了数，我拾了十三颗，弟弟拾了
六颗。 捡拾了一上午，馋得口水流出来又咽
下去，一颗也没舍得吃，共捡拾花生果十九
颗。 我和弟弟有些沮丧地回到家，把花生果
交给妈妈。 妈妈说：“你们俩也够不容易的，
家里其他人就不吃了， 你们俩平均生吃了
吧。 太少，不值得煮熟了吃，或晒干了炒着
吃。 ”

小时候捡拾花生果的情景，印在脑海里
挥之不去。 那带着泥土清香的生脆花生果的
味道，现在咂吧咂吧嘴巴，似乎还能感受得
到。

今年中秋节回家看望父母， 除了给父
母买礼品外， 又买了几个精美可口的下酒
菜。 爱人问买不买花生米， 我毫不犹豫地
说： “不买了， 家乡的花生米比城里的好
吃。”

等盘子碟子摆上了餐桌，父亲看了一眼
餐桌，说：“我再去买个花生米。 ”我没有阻拦
父亲，父亲知道我爱吃花生。 不一会儿，父亲
买来了，原来的塑料袋包装换成了塑料盒精
包装的！ 我接过来准备往盘子里倒，一看盒
子上面的商标，赫然写着“蜂蜜花生”几个大
字，就小声自言自语道：“甜的？ ”

“我忘了看上面的字， 卖花生米的说这
个是新产品，好吃，我就买了。 ”没想到我小
声的嘀咕， 竟让向来有些耳背的父亲听见
了。 父亲忙向我解释， 紧接着说，“我再去
买。 ”父亲知道我最爱吃五香花生米。

我拉着父亲不让他再去买，父亲嘴里说
着 “行 ，行 ”，一扭脸 ，在我没注意到他的时
候，还是出去了。 不大一会儿，父亲又买了一
盒五香花生米。啊！我的老父亲，还像女儿小
时候一样宠爱她。

窗外，祖孙三人还在田地里劳作，我不
知花生地里的小姑娘是否能将如此美好的

时刻存贮在记忆的深处。 长大后，如现在的
我，抽取片刻的光阴，捡拾起有关花生的点
点滴滴的幸福，于平淡中品味出丝丝的清香
和鲜美。

栀 子 花 开
□ 柯素芳

雨后的早晨，空气纯净而清新。 步行上
班，路过一个菜市口，隐隐地，有花香飘来。
循香望去，只见一位老奶奶跟前放着满满一
篮栀子花。 心想，又到栀子花开的时节了。

走近了，见一层层雪白的栀子花连着翠
绿油亮的叶子，静静地卧在竹篮子里。 有的
外面的花瓣，还隐隐透着些绿意，上面露珠
闪烁，有种洗尽铅华的美。 我不自觉地蹲下
身来，从篮子里挑了十来枝，兴奋地一边走，
一边仔细地观看洁白的花瓣。 那沁鼻的花香
让人心情立刻清爽起来。

我把栀子花分出几枝放在办公桌上，几
枝带回家中， 装在盛满清水的玻璃杯里，置
于书桌的一角。 不久，馥郁的花香便弥漫于
整个房间。 暮色降临，在氤氲的芳香中，那些
与栀子花有关的往事， 慢慢地浮现在脑海
里，让我欣慰，让我沉醉和忧伤。

对栀子花最初的记忆，来自儿时祖母家

后院的两棵栀子花树。 印象中，那两棵树有
一人多高，长得粗壮繁茂，状如伞盖。 每年端
午前后，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便悄然点缀
在翠绿的枝叶间，如未染尘世、含羞不语的
少女。 它们一朵一朵，细腻光洁，白如凝脂，
清风拂过，芳香四溢，令人陶醉。

据祖母说，那两棵栀子花树是我的表姐
菊栽植的，菊是四姑姑的女儿。 原由是当年
祖母非常喜欢栀子花，所以，每年栀子花开
的季节，四姑姑都会将自家院子里的栀子花
折下一些，让表姐送给祖母。 而四姑姑的家，
住在偏僻的乡下， 离祖母家有二十来里路，
当时交通不便，表姐想，这样远的路途，步行
过来，早上采的花，下午送到时都蔫了。 为了
让祖母在栀子花开的季节每天都能看到新

鲜的花儿，于是，当年只有十六七岁的表姐，
在祖母的院子栽植下了两棵栀子花树。

记忆中，栀子花盛开的每个清晨，祖母

总喜欢采摘一些带着露水的花儿，分送给左
邻右舍的大妈、大婶、媳妇、姑娘们。 每每此
时，她们都满怀喜悦地接过花，然后，迫不及
待地戴在发上，或别在衣衫上。 那袅袅的花
香，随着她们忙碌穿梭的身影，浮动在空气
里。 这样的时候，即使穿着最寻常的衣衫，即
使长着再普通的模样， 也会因那一袭花香，
生出几分隽永的气韵，变得清丽动人起来。

那时，祖母也常挑一两朵白白胖胖的栀
子花，扎在我的辫梢上，然后默默不语地看
着我笑，眼睛里似乎还藏着一种不易觉察的
忧伤。 那栀子花随着摆动的小辫子摇摇曳
曳，在上学的途中，摇洒下一路的芬芳。 我除
了喜欢把栀子花戴在发上，还喜欢把它挂在
蚊帐里，放在枕畔，夹入书页中，甚至用祖母
的针线把几朵花串成串，系在家里小花狗的
脖子上。 栀子花开的日子，真是馨香四溢的
日子啊！

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祖母来说，
或许是一种忧伤的日子。 那个为祖母栽植栀
子花树的表姐菊，没等到花开，就在如花的
年华逝去了。 那时，我还年幼，虽然知道表姐
菊不在了， 但还不懂得生离死别的伤悲，直
到长大后，才明白祖母眼里的忧伤。 如今，祖
母离开我已有二十余年，四姑姑几年前也走
了，祖母生前的老房子也因某种原因早被拆
除了，那两棵栀子花树也不知去向了。

栀子花开，年复一年。 此刻，在浓郁的芬
芳中，我禁不住又想起儿时的栀子花和那些
温馨而酸涩的往事来……

世事沧桑，岁月的河床上总会留下些许
美好的印记， 成为一种标签———标注往事，
温暖余生。 譬如祖母的栀子花，馨香里带着
怅惘，寂寞中略带忧伤。 铺开童年的记忆，一
片美丽与思念一同袭来，让我在时光深处静
听季节的歌声，栀子花———童年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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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美如花自然令人赏心

悦目， 粉腮娇嗔确能使人心
旌摇荡。 但是，仅仅以此标准
来衡量美女， 似乎还稍稍有
点欠缺。 窃以为，倘若颌下有
颗美人痣， 或者额间轻点圆
朱砂， 相信那会更加妩媚娇
艳，更加楚楚动人。

美人痣多为与生俱来 ，
或额头 ，或唇下 ，或嘴角 ，只
要恰到好处， 都能给人视觉
愉悦的享受。 以现代人的审
美观念看， 一般认为长在右
边鼻孔下方与嘴唇之间那个

位置的痣，是最美丽的。 美人
痣也有人工雕饰的精品 ，常
见的方法是轻点朱砂或者巧

施胭脂。 在古代中国，美人痣
一直以其长在眉心为最美 。
据说这一传统审美观念的形

成 ，与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
宫粉黛无颜色” 的杨贵妃有
着直接的关联。

其实，传说真实与否，不
必下大力气考究， 单是可以
流传下来， 足见其有一定的
可信性。 只不过到了今天，大
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早已不用

那点朱砂了， 层出不穷的化
妆品， 把一个个女人妆饰得
国色天香， 我们的世界似乎
在瞬间也变得美轮美奂起

来。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美
始终有后天雕琢的痕迹 ，远
远不及乡村溪边浣衣的少女

清纯、田间劳作的村姑端庄。
故而在我的诗文里， 清纯的
少女和端庄的村姑这两个经

常出现的意象， 俨然成为乡
村极具经典的符号。 而村头古槐树上那只高高悬挂的硕大
的鸟巢，就是乡村魅力四射的美人痣。

这个奇崛的比喻出现在脑海之中并且付诸笔端， 令我
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 同时诱惑着我有意无意地去抬头凝
望———凝望那个令人浮想联翩的鸟之家。需要强调的是，这
样的情景多数只出现在我童年的仰望里和少年的视野中。
那时的我不谙世事，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下河捉螃蟹，或
者上树掏鸟窝。 我知道，麻雀的家建在屋檐下，黄鹂的房设
在竹林里，翠鸟的屋筑在河岸上，那高高悬挂的巢一定是喜
鹊的。 喜鹊是报信报喜的吉祥鸟。 母亲常常说，只要你听到
喜鹊喳喳叫，想必会有贵客要到，或者有喜事登门。 有时还
真的让喜鹊叫准了，那欣喜之情自然无以言表。愿望当然也
有落空的时候，但这并无大碍，只要每天清晨推开柴门，能
听到枝头那婉转欢快的叫声， 一天的心情似乎也随之好起
来。 所以，喜鹊的巢我从来不去侵犯，也不允许别人恶意鼓
捣。 小伙伴之间，还时常为喜鹊巢窠的如何搭建争论不休：
它们是怎样将第一根小树枝放到光秃秃的树杈上的？ 一只
鸟恐怕是不行的， 需要几只鸟协同配合才可以吧……争论
的结果似乎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颗美人痣在孩子们和乡
亲们心中沉甸甸的分量———童年因为有了鹊鸣而变得灵动

起来，乡村因为有了鸟巢而更加秀美万分！
如果说鸟巢是乡村天生的美人痣，那么，我的母亲就是

技术精湛的美容师。春天，她会在篱边种上玫瑰；夏天，她会
让石榴树枝头开满花儿；秋天，她会将高粱穗子别上门楣；
冬天，她会在屋檐下挂串红艳艳的辣椒。那玫瑰，那石榴花，
那高粱穗，那辣椒，不就是母亲为乡村轻点的朱砂吗？当然，
母亲还忘不了给乡村修修边幅（清除杂草）、整整妆容（打扫
庭院），那种妩而不媚、妖而不冶的秀美姿态，正是生生不息
的乡村最形象最生动的写照。

熙来攘往的城市是没有美人痣的， 有的只是冷若冰霜
的面孔和阳奉阴违的笑脸。所以，许多人在经历了人世的纷
争和事业的打拼之后，开始崇尚古典，逐渐回归自然。 我说
不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弄不明白这是进步还是后退，但
有一点大家应时刻牢记：老屋永远是你的温柔乡，村庄永远
是你的睡美人，鸟巢永远是乡村的美人痣！

俺爹俺娘
□ 熊燕君

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
找到一份工作。 时隔不久，我在城里
买房结婚。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
们的房子是贷款买的，仅仅交了几万
元的首付款。 结婚前，我跟妻子商量，
婚后把爹娘接到城里住，妻子满口答
应了。 可是，跟爹娘一说，他们说啥也
不愿意来城里住，说不方便。 无论我
和妻子咋劝，爹娘就是不来城里住。

十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因为喝酒

喝得太多 ，人事不省 ，被紧急送到县
人民医院。 爹娘听说后，连夜打车从
百里外的乡下老家赶到医院。 娘见到
我的一刹那，哭了。 爹没哭，可脸上写
满了忧伤。 妻子安慰爹娘，说医生说
过了，挂两天水就好了。 爹叮嘱我妻
子：“以后可不能让大强这么喝了。 万
一喝毁了，你和孩子咋办？ ”妻子劝爹
娘：“爸，妈，你们还是来城里住吧，也
好看住大强，我说话他不听！ ”我也劝

爹娘，可他们就是不愿来城里住。
半年前的一个上午，爹娘从乡下

来到我家。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匆匆
回去了。 也是从那时开始，爹娘每周
都要来我家里住一天， 但从不多住。
每次爹娘回乡下后，妻子都笑着对我
说，你这办法还真好使。

半年前，我故意找了个钟点工来
我家搞卫生。 两小时后，我当着爹娘
的面给了钟点工 90元。 我说，每周都
要搞一次卫生，一次 90元。 爹娘一听
两个小时花了 90元， 一个月 360元，
立马瞪大了眼，说这钱花得冤枉。

从那以后，爹娘每周都要来城里
一次 ，专门来我家搞卫生 ，且乐此不
疲。

→流年光影

→袖珍小说

→漫步经心

在阅读中成长 （摄影） 苗青

霜 降 帖
□ 路雨

接踵而至的秋风

突然间

把季节划分得明朗起来

草叶上滚动的露珠

是谁遗落的泪滴

一不小心

滑进《诗经》里
凝结一层薄薄的白

月沉西山

霜花满天

寒风衔着颤抖的鸦鸣

惊醒了梦中之人

满山的枫叶

从唐诗里出走

用文字点燃枝头

火一样的激情

枕上诗书闲处好
□ 晓钟

枕边有书，睡前必翻上几页，不如此，梦就不踏实。 倘
有新书在等着，那个夜晚，就多了个盼头。

曾经在上初三时疯狂地迷上金庸的书，带回家后藏在
枕下。 夜已深，父母都睡下时，一床被子顶在头上，贼似的
猫着，瞪一双火辣辣的眼睛，藏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循着一
束手电光的移动，潜入刀来剑往、险象环生的江湖风云里。
长大后为此笑过母亲，为自己时常提着个胆子、偷看侠客
过招却从未被抓住而得意扬扬。

走向社会之后， 当然不再那样偷偷摸摸地看书了，想
看便看，气定神闲地看，多好。

当白昼的纷扰让位于夜的宁静时，床边一盏浅紫色的
台灯啪地一声，打开了通往古今的门。 跨进那扇门，便可与
智者先贤促膝谈心。

这个时候是最闲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人是最闲的人，
捧一本闲书，悠闲地读。 自然无须正襟危坐，靠着床头也
成，斜躺着也无不可，是何等的安逸自在啊!

一河大水流淌于窗外， 白天听不见的湿漉漉的蛙鼓，
又长一声短一声地敲了起来，听着惬意，不嫌吵。 偶尔有几
声鸟的啁啾，是哪只鸟儿吧唧着嘴说梦话了吧。 若是有月
的夜晚，这鸟的梦话会和月光一起，轻轻地穿过窗纱，跌落
在字里行间。

那些闲书，非名望，非股票，无涉实用，无涉功利，只和
心灵相通。 有唐宋的诗词，有明清的小说，骚客文人或豪放
或婉约或深邃或飘逸的文字，如清茶如美酒，会让捧卷的
人醉在夜色中。 有鲁迅深刻的乡土人文，有汪曾祺清新的
花鸟鱼虫， 也有并非出自大家之手却自蕴一份意境的作
品，书香满室，心若蝶，流连在百花园里。

心闲不下来，便读不进这样的闲书，那美妙的滋味，也
就无从体会。

心闲下来了，遂被那盏雅致的台灯引领着，漫步于亨
利·梭罗的《瓦尔登湖》。 该书译者徐迟先生说，到了夜深人
静、万籁无声之时，此书毫不晦涩，清澈见底，吟诵之下，不
禁为之神往。生活的方式很多，梭罗选择了简单。他在瓦尔
登湖岸，凭着简单的物质资料哺育出丰富的精神生活。 我
是连续用几个晚上读完的这本书，但我知道，那面清澈见
底、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湖水，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

夜晚是阅读的好时光，一边在文字中行走，一边抛下
白日里挤进心灵的琐碎杂务。 生活磨砺出的角质层得到修
复，一颗心变得轻盈，飞往天之涯、月之上、浩瀚无际的星
空里。 美妙而空灵的境界之中，清风为翼，星月相随，这次
第，怎一个“妙”字了得！

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吟道：枕上诗书闲处好，门
前风景雨来佳。 易安居士晚年的一首词，作于病后休养中，
因个人及国家的遭际，她后期的作品大多沉郁、悲戚，独此
首作得平淡闲适。 病中得了闲，虽卧床不起，却可随时在枕
边翻书，在家中观景，由此发现因病闲居的好处。 对于闲适
的向往，人们从未停止过，唐代诗人李涉有诗云：偷得浮生
半日闲。 一个“偷”字，足见
闲之难得，古人在慢节奏的
时代， 尚且发出如许感叹，
何况今天？生病固然由不得
自己，诗人却有了别样的体
验，枕上诗书闲处好。 一声
感慨，跨越千年。

→书里书外

→长堤短歌


